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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在雨夜清明里
——— 致远去的战友

□ 刘晓芳

在雨夜的清明里
雨，点点滴滴
雨，丝丝缕缕
串起现在与过往
串起过往和追忆

追忆远去的战友
是生活上如沐春风
是工作中严谨认真
是头上的警徽闪耀
是前进脚步的坚定
是临别时的叮咛和泪水
既滚烫又冰冷
既悠远又亲近
让我在这清明的雨中
追忆你，缅怀你
思念你，纪念你

为此，我写下一行又
一行文字
每一个字是孤独的
像你与我
每一个词是团结的
像战友与战友
每一个句子是深情的
像战友的手挽起战友的手
因此我满含了热泪
深情地用文字叙述
叙述着自己的心声
那些失去的流年
那些消失的青春
连同文字和我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走向记忆
越走心越清晰
越走心越亲近
但我怎样与你重逢？
重逢在那美好的岁月
怎样才能再次与你
巡逻在往昔的街巷？

因此，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遥远的你依然让我感动
教诲犹在耳畔：
底线永不触碰，
奉献永无止境。
因此，我懂得了许多
因此，在榜样辈出的警营
我不断成长
勇敢接受平凡
在平凡里担当使命
勇敢接受流血，
流血依然信仰坚定
因此
我勇敢面对失去
勇敢接受现在
平静地迎接未来

雨，点点滴滴
雨，丝丝缕缕
串起现在与过往
串起过往和追忆
在这雨夜的清明里
在这淸明的雨夜中

□ 鹿继宏
人字虽然只有两笔，但如

果想写好，却很难，一笔写不
好，就是败笔。人生短短几十
年，从自我的哭声中开始，在别
人的哭声中结束，哭，既是生命
的延续，也是活着的人对逝去
的人的一种无言的相思、一种
有声的诉说。

在1986年芒种那天下午，
我换上了工作服，去配电室领
矿灯。分发矿灯值班的戚姨，
和艾婷是一个村的，她看到我
就问：“小鹿，小艾不知道为啥，
今早上喝了农药，送到市第一
医院也没抢救过来，你不去看
看吗？”听到戚姨的话，我蒙了
好一会儿才跑回宿舍，呆呆地
坐了一个下午。

傍晚，我穿上艾婷给我做
的，还从没穿过的一身白色西
服，像丢了魂似的来到艾婷邻
居徐姐家。徐姐大我一岁，心
地善良。自我离开后，她们俩
也一块辞职去了商场工作。艾
婷和徐姐户口所在的村投资修
建了一家大型商场，除了总经
理和场用司机，经理助理和售
货人员都是该村18岁以上青年
考试招收的。艾婷成绩是最好
的一个，又在煤井上干过会计，
一开业就成了总经理助理，兼
商品入库管理员。徐姐是售货
员。为了防止信件被扣押，我
从桓台寄来的信件，都是由徐
姐代为转交给艾婷的。我刚推
开房门，脚还没迈进门槛，在徐
姐回头看到我的一霎那，她竟
掩面失声哭了起来，我也控制
不住自己，泪水很快湿透了西
服上衣的两片衣领。

虽然已是初夏时节，可我
的感觉却像是又回到了冬天，
周围的温度似乎在急剧下降，
我如同掉进了冰窟窿一般，站
在那里瑟瑟发抖。从看到徐姐
哭泣那一刻我就确定，艾婷是
真的没了。

徐姐从床头上拿出艾婷让
她转交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一
只手抹着眼泪，一只手把信塞
到我的手里，哽咽地对我说:

“兄弟，是我对不住你，你去桓
台工作时托我好好照顾她，可
我这个姐姐没当好，之前只知
道她和她父亲闹得很凶，怎么
也没想到她会喝农药。她才刚
刚18岁，就这么死了，太让人痛
心了。听她二姐说，喝药前她
把自己的衣服全都烧掉了，走
时穿的还是她平时穿的那条青
色裤子，上身穿的还是那件碎
花布上衣……”徐姐话没说完，
又扭头哭了起来。

我颤巍巍把信封撕开，泪
眼模糊地读着艾婷留给我的最
后一封信:
鹿哥：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可能已经永远地离你而去，
再也看不到我了。

自从你被我爹撵走后，高
副井长就和我爹火了，骂了他
一顿后气呼呼地回了家。我知
道，高副井长为我们做媒，肯定
是经过你同意的。我也和我爹
吵了一架，把所有的账目扔给
了三姐，跑到了山后哭了一场。
你也知道，他嫌弃的是你的家
庭，而不是你的人。我也不愿

看到我爹总是高高在上的样
子，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服从他
决定的那种霸道，可我一个做
女儿的又能把他怎么样？

鹿哥，我是真的不想让你
走，好想你能留下来，去租间房
子，专心自学社会成人考试的
课程，我挣钱养着你，直到你能
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我也知
道，你是心疼我，不想让我一个
女孩子受太多的苦，最终你还
是走了。鹿哥，你知道吗？你
走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三天都没有出过一次门，也不
知道哭了多少次。

我也曾想过要和你一起
走，可你没有父母，没有房子，
连个兄弟姐妹也没有，我们在
外面又能坚持多久，又能去哪
里……

鹿哥，我走了，你不要因为
我而感到痛苦，也不要过分地
悲伤，我会在天上时时刻刻关
注着你，只要你能好好地活下
去，才是对我最好的安慰。

当我看到信的最后署名
“爱你的人”的时候，从没在别
人面前哭出声的我，竟面对着
徐姐失声大哭起来。就在一个
星期前，在我生日那天中午，艾
婷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来到我
们相约的饭店门口。她面无血
色，对我的微笑也很勉强，告诉
我商场来货了，需要回去清点
入库，让我原谅她不能陪我过
生日，随后把叠得方方正正的
手绢塞到我手里，便骑上自行
车急匆匆地走了。

当我把手绢打开，看到是
30元钱和60斤粮票时，就有种
说不出的不祥的预感。商场开
业才不长时间，估计第二个月
的工资还没发，这可能也是艾
婷手里仅有的全部积蓄。她瘦
小的身子在自行车上晃动着，
身上穿着的依然还是那条青色
的裤子、碎花布上衣，颜色已经
被洗得很淡了。

面对艾婷父亲对我们婚事
的坚决反对，甚至以不让我上
班做威胁，我决然地去了桓台。
也许是我的离开，让艾婷真正
感到了绝望和无助吧？可她走
得那么急，我本来是想告诉她，
已经不习惯没有她的日子，这
次回来就不回去了，在离她父
亲煤矿附近的龙泉一号井，已
经开始上班了。

如果硬是让艾婷多留几分
钟，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她，她
也许就不会选择自杀。想到
这，我既痛苦又感到特别的内
疚，用手狠狠地拍打着自己的
脑袋，心像被刀子狠狠地割着
一般。

从徐姐家走出来的时候已
是深夜，两只脚不自觉地把我
带到了和艾婷常来回走的那条
小路上。天上没有月亮，眼前
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清楚。
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腿像灌
了铅一样，好不容易摸到一块
石头，我便坐下来，抱着膀子呆
呆地望着天空。天边有几颗星
星泛着淡淡的光，忽明忽暗，像
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星星陪伴，
在暗自忧伤。

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想
了多久，东边的山顶处已渐渐
开始发亮，我这才看清楚自己

所在的位置。这里是周围三四
个村庄最高的地方，小路的两
边都是很平整的庄稼地，估计
有百十亩。看到这个熟悉的地
方，不禁让我陷入和艾婷在一
起时一段回忆中：

去年冬天一个晚上，毫无
征兆地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
我正好赶早班，雪后路滑，没有
拖拉机和马车来矿上运送煤
炭。下午，艾婷看到我下班上
井后，便走到我面前问道：“你
洗完澡送我回家吧？雪下得这
么大，路上肯定看不到人，我有
点害怕。”从煤矿到她家，至少
有五里的路程，我欣然答应了。
在送艾婷回家的路上，也正是
走到这里，她说她的鞋带可能
松了，借弯腰系鞋带的机会，攥
了一个雪球起身砸在了我身
上，然后就一边拼命跑着，一边
笑着，嘴里还在不断地挑逗我：

“快撵我呀！”我也攥了个雪球，
在后面追着，笑着，回应着她：

“撵上你，我就把雪球塞进你的
衣服里。”因为雪很深，没多大
一会儿艾婷就跑不动了，一屁
股坐到了雪地上。我撵到艾婷
面前，看到她喘着粗气，而又不
躲不闪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把
雪球砸在她身上，顺手把雪球
扔到了一边，便坐在了艾婷的
身边。因为羞于面对面，便抬
头望向四周，这时候才突然发
现，周边突兀的山全都是白的，
看不到山下村庄里的房子，更
看不到一个人，能看到的只是
白茫茫的一片，没有一点瑕疵，
似乎就只是一张白色的纸，如
同一个独立的世界，而在这个
世界上只有艾婷和我。眼前，
我们跑过的雪地上，我的脚印
和艾婷的脚印，完全重合在一
起，一直延伸到视线看不到的
地方。俨然就是一幅没有完成
的画：一行脚印的尽头，站着艾
婷和我，没有牵手，也没有拥
抱，没有任何别的颜色和背景
衬托，一阵风吹过，纸和纸上的
画，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天色已
经有点暗淡了。因为我的失神
冷漠了艾婷，心里觉得很不好
意思，我便主动站起身来，鼓足
勇气攥住了她的手，把她从雪
地上拉起来。在艾婷站起来的
瞬间，和我离得很近，我都能感
觉到她喘出来的气息。艾婷害
羞地低下了头，任由我拉着她
的手，向她家的方向走去……

等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已
经过了中午。住在一个宿舍的
是同乡张哥，他可能听说了我
和艾婷的事，什么话也没有说，
帮我脱下脏得不成样子的西
服，出去借了辆自行车下了山，
回来时手里提着两个驴肉罐头
和六个馒头，放到靠近我床头
的桌子上，用手拍了拍我的肩
膀，安慰我：“兄弟，别伤心了，
先吃点饭。今天你也别上班
了，开班前会时我替你请个
假。”

张哥走了，宿舍里没有任
何声响，我躺在床上，眼前不断
浮现出艾婷瘦弱的身影：一会
儿是她腼腆的微笑，一会儿是
她绝望而无助的目光。脑海里
漫无边际的思绪，让我再次缠
绵在陪在艾婷身边的那些日

子里：
我是艾婷的父亲亲自招工

来的，是全矿职工里年龄最小
的一个。她一家人对我也是另
眼看待，隔三差五，她和她三姐
就叫我去她家里吃饭。每次都
是一家人齐动手，现剁馅现擀
皮包水饺。出锅的第一盘都是
先端给我，连她9岁的弟弟也只
能接到第二盘。每次这个时
候，一家人看着弟弟端着水饺
拉着个脸，一副不理任何人的
表情坐到饭桌旁，艾婷两个姐
姐、两个妹妹都会会心大笑
一番。

在艾婷父亲矿上工作的一
年零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没
有洗过一次衣服，都是艾婷和
她三姐趁我上班时，把我的衣
服偷偷带回家中，第二天再把
洗好晒干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放到我宿舍的床上。

艾婷的父亲忙，没有时间，
她母亲身体不好不愿出门，淄
川陶瓷厂电影院一旦有新影片
上映，艾婷和她三姐从不给我
拒绝的机会，硬拉着我去陪他
们一家人看电影。每次，二姐、
三姐和两个妹妹，都是把最中
间的两个座位留给艾婷和我，
她们心甘情愿地坐到两边，只
有她那调皮的弟弟，诙谐地看
看艾婷，再看看我，毫不客气地
挤到我和艾婷的中间坐下，任
凭艾婷怎么骂也骂不走。最后
只能由二姐和三姐连哄带骗，
才拉到她们身边坐下。两个妹
妹只是远远看着，掩面偷偷
地笑。

自从艾婷离我而去，我才
渐渐真正听懂了许多情歌，也
慢慢学着习惯了一个人生活，
习惯了不再对任何人表露难
过，习惯了不再把心里的事对
别人诉说。从那以后，衣服破
了脏了，我都是自己洗，甚至，
每年的夏天，我也会把自己盖
的被褥拆洗后，自己再重新做
起来。

38年过去了，总会在空
闲的时候想到和艾婷在一起
的那些日子，虽然彼此从没说
过“爱”和“想”的字眼，也没有
过一次拥抱，但也能感觉到彼
此的心里深深地装着自己。
即便不用刻意地去想，每年总
会有一次梦中相聚的时刻，醒
来查看日历，一定是在芒种的
前一天夜里，年年如此，从没
改变。

在心底种下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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